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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电话里大声叫嚷，

一个劲地说这完全是一场阴
谋，肯定是有人为了将我引回
巴塞罗那生编硬造了这么个
关于宝藏的故事出来。怎么能
放一年的假，阿丽西娅，肯定

是这个妖女操纵的这一切！连
我都不会靠近她一步的，永远

不会！我怎么会招惹上这一切
的，该死的圣母版画，你也甭
想我再给你寄过去。你快回来
吧，求你了，这种事情不是你
该涉足的。

迈克的表现则显得理智
得多，“好吧，我承认听起来
这倒是像印第安纳·琼斯写的

那些冒险故事中的一个，”他
评论道，“但是这是不是更像
有人给某人下套子呢？一笔宝
藏？这倒是很激动人心的，但
是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
发生的。你还记得我们是有婚
约的吧，我们至今都还没有确

定好婚礼的日子呢。”
我感到在奥里奥和自己

之间还是被一堵墙壁所阻隔
着。我下楼走到厨房，希望能

在那里见到奥里奥，可是非但
没有看到他，反而碰到了阿丽
西娅。她拉着我的胳膊，突然

间，她像突然受到了什么惊
吓，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手上的
戒指。
“那些炼金术士们将这

种红宝石归入热宝石之列，
是一种炭疽病。没错，就是前
一阵子在你们国家流行的那
种可怕的生物恐怖主义灾
难。把宝石称作是炭疽病是
一种已经被人遗忘的词汇用
法，你在词典里都找不到相

应的词条。”
她拿起我的手，抚摸着，

并把戴着戒指的手拿到她的
眼前以便能看得更清楚。
“这块红宝石受到金星

（维纳斯）和火星（马尔特）
的控制。它们代表着爱情和战

争、暴力和激情。鲜血一样的
红色，它正是由于这个颜色而
得名。你知道它们还有雌雄之
分吗？”她压低了一些声音，
似乎非常信任我，在向我透露
一个什么秘密似的继续说道，

“这是通过它们散发出来的
光芒来区分的。你的那枚是雄
性的。你瞧，它的光芒来自于
里面，看到了吗，当你转动戒
指的时候，宝石里面会看到一
个六角星。”

我肯定地点点头，她看来

已经提前揭示了这块宝石的
秘密，让我知道了它隐藏在深

处的光芒。
“雌性的宝石的光芒是向

外发散的，它们由金星掌控着，
而你的这枚则不是。你的这枚
宝石的颜色是白鸽血红色，是
雄性的，是属于火星控制的，火
星是战神，掌控着暴力……”

奥里奥坐在玫瑰花丛旁边
的餐桌上，边喝咖啡边看着报
纸。他淘气地看了我一眼，做了
个请坐的手势。我坐下了，一边
嘴里嚼着烤面包片，一边试探
话题，脑海里埋藏了许久的事
情突然又蹦到了嘴边：“为什

么你从来都不给我写信呢？”
我突然责问他道，“为什么从
来都不给我回信呢？”

他严肃地就那样看着
我，就像根本不知道我在说
什么。“不，那不是事实。”
他说。“你怎么能否认呢？”

他神情非常严肃：“但是
我没有收到你的一封信，而且
我给你写的信也从来都没有
收到过回音。”

我吃惊地看着他，目瞪口
呆。路易斯出现了，我真恨他
在那个时候打断了我们。

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毫不
避讳地谈论着遗嘱，还有那
个宝藏。阿丽西娅也积极地
掺和着。我的感觉是，阿丽西
娅似乎把这一切都已经计划
周全了：她在我们之前就已
经知道了关于宝藏的事情，

甚至还知道一些我们至今都
不知道的事情。她说话倒是
不多，只是听其他人说，然后
提出相关的问题，之后再作
出回答，而且非常关注我们
的反应。一想到她对我的那
枚戒指的痴迷，想到她提到

的那些关于炼金术士的故
事，我就感到非常不安。这个
女人到底知道些什么，而又
隐瞒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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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国时因是读中国
文学的 PHD（_`），故有许

多机会接触中国人。提起中国
女性的诸多美德当然令人刮
目相看。

与中国人相处时时得揣

摩对方的心思、意图，这是与
中国人打过交道的西方人普
遍不太习惯的地方。若对方恰
好是位年轻的中国小姐，篡改
一句刘哓庆的名言那就是：
“揣摩中国女人的脾气难，揣
摩漂亮中国女人的脾气更难，

揣摩年轻、漂亮的独生小公主
的脾气，简直难上加难。”中
国人喜欢的口头禅是“随便”
二字，这常常成为我与中国女
孩发生误会的“盲点”。当你
询问中国女孩小到喝茶还是
喝咖啡，大到周末是否赴郊外

度假等等，她们常会貌似漫不
经心地随口甩出一句：“随
便。”若我当真按自己的揣测
实践她的“随便”后，结果很
可能惹得她“龙颜大怒”。

上海，在西方人心目中是
魅力永远的东方巴黎。我博士

毕业后即奔来这个迷恋已久
的大都市，从事为德国媒体撰
稿的工作。在上海，结交多姿
多彩魅力女孩的机会十分丰
富。但我有过这样的经验，若
我拒绝了一个中国女孩的求
爱后，双方就很难再成为普通

的朋友，这令我非常困惑。比
如，我曾与一位女孩因“意外
事故”，在其他团伙成员都未
能赶到的情形下，我俩并肩看
了场电影，隔不久又同泡过几
次酒吧，逛过夜市小吃等等。
女孩由此认定这些全是与老

外罗曼蒂克的约会，可我却始

终懵懵懂懂。直到女孩迫不及
待地打开天窗，我自然惊得魂

飞胆破。
我与一位上海女友四环

素牙同居了三个月，女友说小
时候闹病经常服四环素，不幸
落下个四环素牙，70年代出
生的那一辈不少人的牙齿都
烙有时代特征。我与四环素牙

间的恩恩怨怨，很有一些鸡毛
蒜皮的感慨。

首先在西方人家庭里，礼
貌即使夫妻间也不能省略马
虎。女友刚搬过来同住时，她

进我的房间总是砰的一下推
门即入，我则请求她先敲门听

到我的回答后再推门。一起吃
饭时，我觉得她喝汤太“声情
并茂”，就忍不住唠叨：“安
静，可不可以不发出声响。”
女友则生气地抱怨：“喝汤不
出声，那叫吞汤，多好的汤也
让你搅得一点滋味都没尝

着。”我还坚持告诫她：“当你
口中含着食物时千万别讲话，
这是基本的餐桌规矩，即使只
有我俩面对面时也不可以忽
略。”记得有次几位老相识聚
会，女友顺手拿起身旁人的报
纸看起来。我马上提醒她：

“你没经人家同意就随便动
别人的东西，这不礼貌。”为
此她责骂我“特事妈”。

有天我对女友逗趣道：
“上帝询问我有何愿望？我回
答，希望架一座连通柏林到上
海的彩虹桥，因为我的女友住

在上海。上帝沉思了片刻说，
‘这个要求太为难我了，来说
说你的第二个愿望吧。’于是
我又说，我的女友常念叨，说
我什么时候能从她的‘Yes’
中读出 ‘No’ 来，从她的
‘No’中读出‘Yes’来，那时

候我便读懂了她。上帝呀，你
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应如何去
做。上帝这回为难了半晌后终
于发话了：‘还是告诉我，你
什么时候想要那座彩虹桥
吧。’”一般说来，西方人与女
友同居时的开销大都采取

AA制，对此四环素牙很不习
惯。她的闺中密友替其抱打不
平说：“傍个香港老板当二
奶，人家还给租房子和每月发
生活费呢。找老外就是花头经
多，真不实惠。”早听说中国
妇女 50年前就已撑起“半边

天”了，为何我的宝贝对于
“半边天”买单却如此不满，
这也太男女不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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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洛阳铲的发明本身

就是以方便盗墓为目的，而且
洛阳铲确实在盗墓活动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一些
洛阳人愤怒地说：“盗墓者正
是借用洛阳铲的威力，才使洛
阳的古墓今天‘十墓九空’，
甚至‘九九空’，大量的珍贵

文物被盗流失，洛阳铲难辞其
咎。”显然，这个评价对洛阳
铲是不公平的。

其实，早在洛阳铲出现
之前，已经是“十墓九空”，
特别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墓
葬，大多数在古代都已经被

盗。春秋战国以后，墓上封土
开始流行，墓葬标志更为明
显，甚至很多小墓也被盗掘。
因此，洛阳铲的应用仅仅是
加快了盗墓的速度，即使没
有洛阳铲，以铁锹甚至更原
始的工具也可以实施。造成

大量文物破坏和流失的根本
原因是盗墓活动本身，而不
是盗墓工具洛阳铲。

洛阳铲虽然是因为盗墓

而发明的，但其科学的技术、
低廉的成本、简单的操作及显
著的钻探效果，很早就引起了
考古学家的注意。最早介绍洛
阳铲的是著名考古学家卫聚
贤，1928年，其在洛阳目睹了
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并

将有关情况写到了《中国考
古学史》一书中。通过卫聚贤
的介绍，后来洛阳铲被运用到
考古钻探技术中，并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洛阳铲
在考古上也被称作探铲。

如今，掌握洛阳铲的使

用技术并辨别土质，已成为
对考古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洛阳铲也成为中国考古钻探
工具的象征，还被作为礼品
赠送给友好国家。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由著名考古学家夏鼐
先生率领的中国考古代表团

访问阿尔巴尼亚时，赠送的礼
品就是一把制作精致的洛阳
铲。虽然物探、航拍、遥感等现
代技术已经运用到考古技术
中，但洛阳铲仍然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因为它是最直
接、最真实反映地下情况的。

当然，洛阳铲也不是万能
的，一般的瓦片、砖块等其可
以穿过，但无法穿过石块，因
此，洛阳铲较为适合平原地
区，多石的山区很难发挥作

用。比如徐州地区的西汉墓基
本上都开凿在山顶或山坡上，

大型墓葬为横穴式岩洞墓，中
小型墓葬为石坑竖穴墓，填土
中常使用块石、石板或碎石，
洛阳铲根本打不下去。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物的

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市
场上的文物供不应求，以至于
造假的赝品充斥市场，受骗上
当者大有人在。而文物价格的
不断上涨，更进一步刺激了盗
墓之风的盛行。

现在的一些大型盗墓团
伙挖竖井盗洞已不再使用挖
土的方法，而是使用炸药。其
方法就是先用洛阳铲打炮
眼，在炮眼中装入适当的药
量，利用火药的力量撑开盗
洞。这种方法既可以提高盗

墓的速度，又可以降低因盗
洞出土被发现的危险。鉴于
山东淄博曾经发生盗墓者在
盗掘齐王陵墓时，因盗洞过于
狭长和曲折，空气流通不畅，
盗墓者因窒息死亡的情况，有
的盗墓者还使用通风设施，如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的王后
墓羊鬼山汉墓就是如此。羊鬼
山为大型横穴式岩洞墓，盗洞
竖向约十几米，横向的也有近
十米，再加上洞室本身的距
离，总长度有好几十米。为防
止缺氧，盗墓者使用了像薄膜

一样的塑料软管，把铁丝弯曲
成弓形，将塑料管固定在盗洞
的顶端一角，从地面一直通到
墓室，估计在地面使用手摇鼓
风机向洞内送风。

随着盗墓之风的愈演愈
烈，大量的古墓葬遭到盗

掘，大量的文物被破坏或流
失，数量不断减少，而文物
又是不可再生资源，墓葬是
盗一座少一座，因此可以
说，我国文物保护的形势是
十分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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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天，刘芳芳都有些

失落。竟似比在马副总那儿
碰了钉子还要难受。她去接
葛小江放学，回到家，王琴坐
在楼梯上打招呼：“阿姨，回
来啦？”

葛小江看看她，再看看
妈妈，不敢搭腔。

刘芳芳带着儿子走进去，

把门带上。到厨房烧菜，糖醋
小排，油锅旺了。“吱”的一声
把小排倒下去，翻炒两下，加
酱油和醋，香味立刻便出来
了。刘芳芳猜王琴在门口一定
也闻到香味了。这个时候，楼
上楼下都在炒菜，楼道里飘着

各种各样的香味。这小姑娘顿
顿吃面包，肯定受不了。

一会儿，烧完了，刘芳芳
把菜端到桌上，叫儿子出来
吃饭。葛小江走出来，夹了块
糖醋小排便送进嘴里。忽然
想起什么，跑到门边，透过猫

眼看了看，随即对刘芳芳道：
“妈。她又在吃面包了。”

刘芳芳嗯了一声。葛小
江又道：“她怎么老是吃面
包，不腻啊？要不，让她进来
一起吃？”

刘芳芳摇头。说：“我不

喜欢和陌生人一起吃饭———
你拿点菜给她吧。”

葛小江响亮地应了一
声，到碗橱拿了一只碗过来，
拨了些糖醋排骨、番茄炒蛋，
再从汤里挖了点鸡毛菜，飞
快地打开门，端给王琴。“喏！

给你吃！”
王琴有些诧异，说：“不

用了，我有。”葛小江说：“面
包有什么好吃的，干乎乎的，
又没有营养。我妈烧的糖醋
排骨味道很好，你尝尝看。”

刘芳芳在房里听见儿子
的话，想这个小赤佬对王琴
倒是不错，又记起昨天他让

自己把学费给王琴那番话。
儿子大了，自然会对年龄相

仿的小姑娘产生好感。刘芳
芳又好气又好笑。

待葛小江进来，把门关
上了。葛小江缩在妈妈身边，
一会儿说“妈，晚上好像起
风了”，一会儿又说“外面蚊
子很多”。刘芳芳晓得他的

意思，偏不接他的口。
“我觉得，她蛮可怜

的。”葛小江幽幽地说了句。
第二天，孟爱军拿了两

张电影票过来，说是别人送
的。问刘芳芳要不要去看。刘

芳芳瞟他一眼：“你和你老婆
去看好了。”孟爱军嘿地一

声：“帮帮忙，她会陪我看？”
刘芳芳便不作声了。

电影院离家只有一站路，
两人看完电影，便不坐车，走
回去。孟爱军说：“你看今晚
的月亮，多好看。”刘芳芳抬
头看了看，忽然扑哧一笑。孟

爱军问她：“你笑啥？”刘芳芳
说：“月亮天天都是这样。你
这是没话找话。”

到了家，楼道里静悄悄
的。两人都放轻了脚步上楼。
到了二楼孟爱军的家，孟爱军
压低嗓音说：“我送你到四楼

吧。”刘芳芳也压低了声音，
说：“又不是十万八千里，还
怕我丢了？”孟爱军说：“我就
是想送你，不然晚上睡不着
觉。”刘芳芳朝他白一眼，嘻
道：“你这个人啊———”

两人这么轻声说着话，

不觉已到了四楼。楼道灯暗
着，刘芳芳不敢把灯拉开，轻
声道：“你下去吧。”孟爱军
不说话，忽地揽住她的腰，凑
近亲了一口。刘芳芳吃了一
惊，忙不迭让开。孟爱军嘿嘿
笑着，手还不放。刘芳芳说：

“你要死啊！” 孟爱军笑道：
“没错，我就是想死。”说着
又亲了一口。这次亲的是嘴
唇。刘芳芳没躲开，被他亲个
正着，脸顿时涨得通红，说：
“你再不放，我就告诉你家
小王了。”

刘芳芳一使劲，挣脱了。
孟爱军低低地笑。刘芳芳说：
“下去吧，我进屋了。”孟爱
军嗯了一声，转身下楼了。刘
芳芳心兀自别别地跳。掏出
钥匙，正要开门，忽然脚下踢
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她吃

了一惊，差点绊一跤。
楼道灯亮了。王琴变戏

法似的坐在楼梯口。她揉揉
眼睛：“阿姨，你回来了？”


